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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凯文·弗雷德里克博士关于瓦尔多派历史的讲课。这是第五节，讲述卡特里派的异端邪说。

我们这次的讲道是关于讲述卡特里派的异端邪说。

首先，我想回顾一下《哥林多前书》第 1 章第 18 至 20 节。公元 1 世纪中叶，保罗在向哥林多教会发表演讲时，面临着向因将信仰与傲慢逻辑混淆而四分五裂的会众传道的挑战。一些早期基督徒开始相信人类智慧是通往救赎的道路。

在这段经文中，保罗挑战早期基督徒拒绝人类智慧的实现会带来个人救赎的观念。与这种观点相反，保罗鼓励他们接受上帝的智慧，这种智慧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显露出来，作为获得救赎的手段。一方面，人类认为人类智慧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是个人救赎的手段，而神圣的智慧，即十字架和苦难的智慧，在人类眼中似乎是愚蠢的，因为它将软弱和脆弱视为上帝拯救人类的手段。

那些强调以人的智慧作为获得救赎手段的人往往专注于这样一种观念，即通过对神智慧的智力掌握，他们可以得到救赎，而那些接受十字架的人发现，相信基督战胜死亡和他所揭示的关于上帝的恩典是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早在基督教的第一代，在保罗时代，一些基督徒就强调个人获得关于上帝的智慧是获得救赎的手段，从而产生了早期教会的诺斯替教异端。这种信仰体系的结构本身就建立在二元论的概念之上，即旧约中的上帝是一个堕落和有严重缺陷的世界的上帝，他对世界及其居民充满了愤怒和谴责，而新约中的上帝是神圣的正义和救赎之神。

二元论认为物质世界及其所有缺陷都是罪恶的、受谴责的、不可救赎的，而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可以通过获得上帝的知识和智慧在精神上实现。诺斯替教徒拒绝一切物质，而以精神世界知识为中心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救赎手段。但如果一个人相信二元论的心态，认为物质世界是有罪的，只有精神世界才是救赎的手段，那么他如何接受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种信仰体系给正统的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这一教义带来了不可调和的问题。

为了支持二元论的信仰框架，诺斯替教认为耶稣只是表面上是人，他实际上并没有在十字架上受苦。诺斯替教相信，上帝通过耶稣的教义和生活向人类传达了神圣的智慧礼物。根据诺斯替教的信仰，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上帝不可能在受苦和死亡的同时仍然是上帝。

这种对耶稣受难的拒绝导致了对人类和创造的扭曲看法，即创造和人类都被视为需要拒绝和超越的东西。因为只有通过获得精神知识才能获得救赎，所以这种观念更容易谴责所有没有学习诺斯替教神圣知识的人类。在诺斯替教中，通往天堂的大门非常狭窄，只有通过信徒的思想和知识才能进入。

诺斯替教信仰体系完全没有基于上帝恩典的信仰，这种恩典在耶稣基督身上显现，并免费赐予人类。中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东欧地区对诺斯替教信仰的兴趣重新燃起，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博格米勒派的运动。早期的博格米勒派是温和的二元论者，其根源在于诺斯替教，因此，他们的许多信仰与罗马和东正教背道而驰。

他们拒绝弥撒礼仪和圣餐礼仪，拒绝将《旧约》作为圣经，拒绝相信耶稣的奇迹，拒绝洗礼，拒绝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由于他们拒绝一切属于物质世界的东西，他们也拒绝婚姻。卡特里派的领导人是独身主义者，甚至拒绝所有与动物生殖有关的食物，包括肉类、奶制品和鸡蛋。

在探讨诺斯替教在中世纪欧洲的复兴之前，我们需要对历史背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1054 年，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会与东方的东正教发生了剧烈的分裂，随后罗马天主教会内部建立了格里高利改革，这导致了 11 世纪中后期教会和社会的重大变化。教皇格里高利试图通过各种改革净化罗马教会，包括对教会内部官员的任命建立更严格的控制，否认买卖圣职的做法、出售教会任命官员的做法，并要求所有被任命的教会领袖保持独身。

教皇格里高利不仅鼓励品行端正的教会官员批评任何醉酒、放荡行为的受命领袖，还指示平信徒追究牧师和主教的责任。格里高利鼓励天主教平信徒远离已婚或买卖圣职的牧师主持的圣礼。格里高利本想以此作为武器，迫使顽固的神职人员进行改革，但这是一种危险的武器，因为从那以后，距离完全废除牧师并不远，正如后来的教皇和巴黎教会法学家所意识到的那样。

公元 1100 年，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会内部。12 世纪是宗教动荡的时期，平信徒试图在宗教生活的伟大复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罗马天主教领导层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回应天主教平信徒在寻找意义时的迫切需要，也没有解决将教育平信徒作为其神圣职责的一部分的需要。

相反，他们认为教会及其宗教知识分子是神圣真理的保护者和守护者，他们认为真理太神圣了，不能托付给俗人。因此，他们只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在教会中受过圣职的人才能辨别真理。事实上，教会的所有宗教文本，包括圣经，都是用拉丁文写的，这意味着只有不到 2% 的人口识字。

修道院、女修道院或大学以外的人几乎都缺乏教育，这使得普通人无法理解异端教义和正统信仰之间的区别。由于教会的政策严格控制谁能获得圣经和教会知识，从而将信仰笼罩在宗教秘密之下，到 12 世纪上半叶，有许多异端传教士四处游荡，他们能够接触到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并使他们接受新的思维方式。在同一时期，社会中的封建主义，一种财产所有权和财富的经济制度，由一小部分附庸阶级控制，并由更大的农民阶级维持，农民的劳动养活了财产所有者。

这种社会和经济结构在整个西欧变得更加组织化。随着军事化城邦的发展，一种新的职业民兵阶级，即骑士，开始出现。他们被雇佣和训练，为整个欧洲广泛发展的城堡和防御城镇提供武器。安全城市的兴起也见证了工匠和小企业主组成的中产阶级的增长。

富裕的地主通常被称为王子，并成为这些社区的统治阶级。在法国，这些王子与法国国王建立了政治忠诚，并通过组建军队来支持国王来支持他们的效忠。直到公元 1114 年，西方还没有关于异端二元论的报道。

整个 11 世纪，博格米勒派进一步向东传播，传遍了拜占庭帝国。到 12 世纪初，博格米勒派开始向西欧派遣传教士。早在 12 世纪中叶，法国的卡特里派牧师（被称为 Perfecti ）就都使用一本与保加利亚和君士坦丁堡的博格米勒礼拜手册相同的礼拜手册。

1143 年，一位天主教主教和他的同伴在科隆市接受审判，人们普遍认为，卡特里派在西欧已牢固扎根。早在 1145 年，卡特里派就出现在法国南部朗格多克地区的图卢兹市周围。到 1160 年代，卡特里派已传播到法国北部、荷兰和意大利部分地区。

记录显示，12 世纪卡特里派的标准礼拜语言是拉丁语，这意味着他们的主要受众是教会和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卡特里派传教士可能带来了卡特里派仪式的拉丁语翻译，这使得卡特里派在西欧迅速传播。这些手册随后被皈依卡特里派的法国牧师和僧侣抄写。

每个社区受过教育的卡特里派信徒的任务是向家人和成员分享卡特里派的基本概念。卡特里派是基督教的一种信仰，但它强调上帝的二元性，否认耶稣的人性，这使得卡特里派在东正教看来成为神学异端。与瓦尔多派和天主教会的关系不同，卡特里派有自己的书面材料和正式结构，与天主教信仰无关。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开始理解卡特里派和瓦尔多派之间的冲突。1184 年之前，瓦尔德斯的问题是一个牧区问题，是传教士贫困的强烈呼吁与机构神职人员的仪式合法权利之间的冲突。瓦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被期望将他们的热情置于一个不认同他们对使徒贫困的狂热追求或他们重生的使命感的等级制度的管辖之下。

巴尔德斯被教皇称为叛教者，被罗马天主教会逐出教会，不久后被里昂当地主教驱逐。由于这次流放，巴尔德斯的追随者们采纳了福音座右铭，即成对被派出去传教和教导福音。为了表明他们对罗马母教会的忠诚，以及他们自己对卡特里派异端的认识，巴尔德斯和他的追随者派遣一对对传教士前往法国朗格多克地区反对卡特里派，并教育公众了解东正教天主教和卡特里派异端教义之间的信仰差异。

朗格多克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人民的语言，在法国的这个地区，人们使用的通用语言是普罗旺斯语，这与里昂的地区语言相同。到 12 世纪末，瓦尔多的追随者，被称为里昂穷人，在这一地区的中产阶级和农民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从圣经和白话文中传授基督教信仰。他们还体现了谦卑和温柔的精神，展示了耶稣的教义和生活方式的融合。

瓦尔多派有效地利用这种方法向朗格多克各地的信徒指出了卡特里派异端的本质，并在减缓卡特里派影响力的传播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由于瓦尔多派有效地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心，到 13 世纪初，卡特里派越来越依赖使用民众的语言来扩大影响力。在里昂贫民会存在的最初几十年里，另一位精通拉丁语的法国天主教学者加入了里昂贫民会，为该运动提供了所需的思想完整性和深厚的神学基础。

这位学者名叫韦斯卡的杜兰德。他最大的贡献是名为《反异端之书》的文献，该文献致力于解决异端卡特里派及其信仰问题。杜兰德提供了高度发达的神学大纲和一套指导方针，以有效地对抗卡特里派的错误信仰并赢得民众对母教会的支持。

《反卡特里派之书》是杜兰德对瓦尔多运动的最大贡献，甚至被罗马天主教的主教们视为反对卡特里派异端的有效工具。由于瓦尔多在反对卡特里派异端方面非常有效，许多主教都不愿谴责瓦尔多的追随者，即使罗马教廷将他们定为异端，许多主教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对自己的反卡特里派说教感到满意，因为当地人听从了他们的说教，所以这种说教是有效的。因此，瓦尔多和他的朋友受到了民众的青睐，并在当地天主教高层中享有相对较高的声誉。

他们之间唯一的争议在于瓦尔多派的传教方式。随着卡特里派在之前几乎完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地区影响力迅速增长，教皇对这一异端邪说做出了最严厉的回应，他宣布对卡特里派运动进行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一场只有教皇才能发起的战争，目的是保卫基督教世界免受异教徒的攻击。

十字军东征也可以用来收回异教徒占领的土地和财产，并得到被称为十字军的天主教信徒的效忠。圣十字军是拿起武器对抗教皇指定的敌人的士兵，但与雇佣兵和征兵有以下区别。十字军的动机不是金钱或财产的回报；相反，他被给予赦免，可以完全赦免他迄今为止犯下的罪行，他作为十字军士兵的行为被视为他的忏悔。

最后，十字军向上帝发誓，公开约束士兵的良心，并凭良心履行誓言。针对卡特里派的十字军东征是教会首次号召反对脱离天主教的西欧人。1205 年，第一次针对卡特里派的重大破坏发生在朗格多克的贝济耶社区。

十字军在他们肆无忌惮的激情和愤怒中占领了贝济耶的整个社区。这座城市很快就被袭击者占领，市民们纷纷涌向天主教堂寻求庇护。教堂和城镇都被洗劫一空，所有居民都被屠杀，神职人员、妇女和儿童都在教堂内被杀害。

当军队的领导人没收了随军人员的战利品后，该镇被烧毁，据说在战役开始时，十字军的军事指挥官阿诺德·阿马尔里克曾被问及袭击者应该如何区分异教徒和天主教徒。据说他回答说，杀了他们所有人，上帝会知道他自己的。大屠杀发生时，贝济耶大约有 10,000 人，几乎没有人逃出来活下来。

此后再也没有人对整座城市进行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但卡特里派社区在许多其他城镇遭到镇压，直到 1229 年，对卡特里派的十字军东征才逐渐消退。卡特里派异端被牢牢遏制后，教皇的愤怒在 1230 年代初开始转向瓦尔登派。到 1250 年，教皇已经创建并广泛分发了一份标准化和系统化的操作手册，供所有宗教审判官在审判和定罪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异端时使用。

总而言之，首先是卡特里派，后来是瓦尔多派，他们试图通过解决中产阶级对上帝与人类之间精神关系的意义和理解的探索来填补公认的空白。这两个运动都发誓要贫穷，并开始用白话传教。卡特里派的信仰与罗马天主教会的信仰背道而驰。然而，瓦尔多派用人民的语言传道的做法对教会构成了太大的威胁。

由于卡特里派的二元论思想，他们相对容易被排斥和视为异端。他们和早期教会的摩尼教徒一样，认为旧约中的上帝不是新约中的上帝，耶稣不是完全的人，因为上帝不能受苦。对于今天的主流基督徒来说，这种思想可能很容易被排斥为异端，但它是一种诱人的替代选择，可以取代对基督教信仰的严格控制，这种理解仍然隐藏在一种难以理解的语言中，其信仰从未有效地传授给大多数人。

罗马天主教会因为卡特里派运动而受到威胁，但对天主教会更大的威胁来自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信仰大多是天主教，但他们敢于派遣谦卑贫穷的传教士成对地去用人们能听懂的语言传播上帝的话语。这是主的话语。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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